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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毕业后一直在一家
效益不错的公司上班，每月
拿着不菲的薪水，可是三年
下来，仍然没有任何积蓄。

在每月的前二十天，

小刘的生活过得很潇洒，

衣服买名牌，吃饭到饭店，
休闲到酒吧，上班打的。可

是每月的后十天，除了买
点咸菜的钱，就剩下公交
卡里的十几块钱了，只能
希望时间过得快点，下个
月早点到。

可是他有个习惯，就是

每月工资到账的时候，他
会把卡里所有的钱都取出
来，放在钱包里。于是我就

问他：“你把这么多钱都放
在钱包里，好像不太安全

吧？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刷卡消费的，何必带那么
多现金呢？”

没想到他却说：“如果
是刷卡消费，等到钱都花完
了，还不知道钱是什么样
的。还不如把钱放在钱包

里，至少钱包还能鼓一段时
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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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办公室有个习惯，
就是每个周末都要聚一次

餐，由大家轮流请客。上周
末该我请客了，这可把我难
坏了。我粗算了一下，请办
公室所有人吃一顿，至少也
得花个五六百块钱，我大学
毕业才工作没几个月，每月
也就挣那么点工资，实在是

有些力不从心。
上周五一上班，同事们

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商
量着晚上到哪儿去吃了，我
在旁边一言不发，默默地听
着。大刘最讨厌，知道当天
不是他自己请客，总是鼓动

大家去一些高档的饭店，大
刘说一个饭店名字，我的心
就狂跳一阵。大刘讲得正欢
时，老张忽然问道：“今天
晚上该谁请客啊？”大刘马
上说：“今晚该小顾啊！”大
刘既然说到这了，我只得硬

着头皮表态了，
这时，马主任突然对大

家说：“小顾才工作没几个
月，让他请客太破费了，我
们还是 AA制吧！” 听到
这，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感动啊，看来还是领导关心

我们年轻人啊！
可我刚感动了一半，又

听马主任接着说道：“今晚
咱们这样，小顾，你是一个
A！我、老张、大刘、大林、小
李、小赵……算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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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婆在一个馄饨摊
前吃完馄饨，我开始掏钱：
“给钱。”

“钱放在这里。”只见

一只白色的盆子伸了过来，
我将两碗馄饨的钱悉数放
进盆子里，准备离开。
“哎，你们吃了馄饨怎

不付钱？”卖馄饨的一把拽
住我。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钱给过了，是给他

的。”我指着早已走远的那
位穿黑衣的人说。
“嘿，他呀，是个乞

丐。”卖馄饨的说，“在我这
儿也不知收了多少钱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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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迈着“鸭步”走进
产妇病房时，热闹的病房忽

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人的
目光都注视着我那高高隆
起的肚子。新上任的父母们
用过来人的口气，进行权威
的评判：“你看她那肚子有
点尖，肯定生男孩！”“从侧
面看，她怀的应该是女孩！”

“你们看她先迈哪只脚，男
左女右！”弄得我一时不知
该动哪只脚，想了半天才走
到我的病床前。

邻床的产妇正在流泪。
和我一块来的婆婆过去说：
“月子里可千万别哭啊，会

落下病根的。看这小宝宝，
白白胖胖的多漂亮啊，是男
孩吧？” 邻床产妇叹道：
“唉，是男孩就好了。不就因
为生了个女孩，婆家人到现
在都不肯来看看。”我婆婆
像是劝人家又像是劝自己：

“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了。”邻床产妇可能以为我

婆婆是我妈妈，嘀咕道：“你
要是她婆婆，恐怕就不会说
这话了。”

我本想说这就是我婆
婆，心里忽然不安起来：我
婆婆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
村妇女，就我丈夫这一个儿

子，她当然也想抱孙子，只
是她很少在我面前流露出
这种愿望罢了。

谜底眼看就要揭晓，我
给婆婆打预防针：“我预产

期都过6天了。按你们的经
验，过月的宝宝肯定是女孩
吧？”婆婆大度地说：“晓得晓
得，女孩就女孩吧。”邻床的
产妇家人听了，又来安慰我
们，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经过一天一夜的产前阵

痛，我的宝宝终于在第二天
早晨5点15分出生了。由于

一夜的折腾，人很疲劳，又事
先“确信”自己生的肯定是

女孩，所以我只知道宝宝很
健康，对医生讲的其它话都
没留意，回病房就睡着了。

上午 10点左右，我被
吵醒了，就听到婆婆正激动
地跟亲友们说：“我一听那
么响的哭声，就知道肯定是

男孩！”我疑惑地问：“到底
是男孩还是女孩呀？”婆婆
幸福地舒展着满脸的皱纹：
“男孩啊！你还不知道啊？”
我竟有点难以置信。

不一会儿，护士过来给
宝宝打疫苗，露出宝宝暗红

色的小细胳膊。这时，邻床
产妇的妈妈忽然大声说：
“我们家宝宝虽然是女孩，
但是白白胖胖！”我婆婆立
马接道：“我们家宝宝虽然
有点黑，但是黑黑一条汉！”

好好的，怎么较上劲了？

我喜欢老公陪着我一起
逛商场，两个人边走边看，说

说笑笑，然后沙里淘金般看到
自己满意的商品，两人达成一
致意见后，心情愉快地将它买下
来。可是老公往往不遂我愿。

那天，我们在商场里逛。

我看上一款式样新颖的女
鞋，又逢打折，就欣然一试。
对着鞋镜左看右看，觉得蛮
好，就决定买下。老公让营业
员拿一双新的，可营业员说
这是最后一双了，就是因为
断码才打折的。老公说没有

新的，那就不买了。

我心里还在犹豫，心想仅
此一双了，不买就没有了，想

央求老公买了。一回头，却发
现老公已大步流星地扬长而
去。我在后面喊了两声，他也
没理。没办法，和他一起逛
街，我是从来不带银子的，只
得把新鞋脱下，亦步亦趋地

追他去了。
心中有点失落，也有点懊

恼。没想到刚走两步，就听两
位营业员在小声议论：“他们
两人，肯定是结过婚了！”呵，
到底是营业员，果然是见多
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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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的小宝今年四岁
多，粉嘟嘟的小脸蛋煞是可

爱。大院里的邻居都非常喜
欢他。不过，可不要小看这
个小家伙，接受新鲜事物极
快，经常冒出一些时髦的词
句，让大家忍俊不禁。

小宝的重要日常工作之
一，是到各家例行扫荡，搜

刮些“民脂民膏”。一天，他
发现我家门前多了两箱他
不认识的东西，跑过来问

我：“叔叔，那是什么？”常
遭洗劫的我习惯性地作出
反应：“你小子又打什么主
意啊？”小宝装糊涂，继续试
探：“我家的牛奶都没有
了！”小小年纪就学会顾左
右而言他了，真够厉害的。
我告诉他说：“这是别人送
给我的啤酒，不是牛奶。”小
宝点点头。但临走时，他还
是忍不住交待：“叔叔，下次

你别让人家送啤酒了，要送

牛奶，小孩喝啤酒不好！”
一天，我要到超市去买

东西，我五岁的小侄女正好
和小宝在一块儿玩，于是就
带他们同去。两人都是贪心
的主，胃口又大。去的路上，
正遇到小宝妈，小宝妈叮嘱
小宝道：“叔叔刚上班，钱不
多，不能啥都往篮子里放。”
两小鬼哼哼唧唧，不搭腔。

逛了一圈，也算是小有丰
收。到收银台之前，我把含
糖量太高的几种零食取出，
故作悲苦状：“叔叔的钱不
够买这些，得还给人家。”
两人无奈，无语点头。

步出超市，小宝突地跑

到我面前，抬头对着我，纯
真无邪地说：“叔叔，我妈妈
是个笨蛋，每次上超市就带
一点点钱。”

我怒目切齿、话里藏
刀：“小宝，你这话是啥意

思？你是不是骂叔叔是笨

蛋？说！”在重重杀气中，小宝
人小势不倒，很是严肃地狠

狠点了一下他小小的脑袋：
“嗯，叔叔和妈妈一样，是小
笨蛋。”我那大他一岁的小侄
女早已按捺不住，指手画脚
地大声纠正：“你说得不对！
我叔叔和你妈妈是大笨蛋，

我们才是小笨蛋。”
呜 呼 ！ 原 来 都 是 笨

蛋……
由于小宝长相可爱，酷

似成龙新片《宝贝计划》中
的小 BB，所以只要有人见
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去

摸摸他可爱的小脸蛋。一
日，我单位的女同事来找
我，看到小宝后，夸张地又
搂又抱。我看到小宝一脸的
不高兴，心知不好，于是急
忙圆场说：“小宝，你看阿姨
多喜欢你啊？”没想到小宝

愤怒地冒出一句：“这不叫
喜欢，这叫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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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八月间，我们那
幢楼的楼顶水箱总是上不

满水，有时竟一连五六天进
不上一滴水。住四楼的四户
人家总要到楼下去拎水，于
是水桶便成了不可缺少的
“宝贝”。每到这个时候，邻

居老刘总把他的铁皮桶放
在门口，任凭三家邻居借
用，从不放进屋，邻居也用
不着打招呼，这情景已延续
10多年了。

老刘知道我们老两口身
体不好，儿女离家远，每次
总要替我家拎上两三桶。
“谢谢了。”“不用谢。”这

一谢一答的客气话也不知
说过多少回。时间一长，我
和老伴商量也想买个桶。老
刘知道了，一再嘱咐我不要
买：“有一个桶就够了，别
浪费钱，有钱不买半年
闲。”他非常爱惜那个桶，

每年夏季过后，都要给桶涂
上一层漆，怕底磨耗生锈，

还用铁丝圆个圈，焊在桶
底。看上去，那桶再用多久
也不会坏。

有年冬季一场大雪，气
温骤降，水箱被冻坏了。冬
季没有水，这是意料不到
的事。老刘把皮夹克一脱，

带着扳手、锤子之类，三步
两步爬上楼顶，叮叮当当
修了大半天，终于水箱里
水声哗哗响。“水来了，水
来了。”整个楼层老老小小
一片欢呼。可老刘因为用
力过猛，碰破了拇指，血直

流，放在嘴里吮了几口也
未能止得住。

早就听说老刘要搬家
了，可一直没见动静。直到
2000年的元旦，老刘打招呼
说他有新房了，我这才知
道，他真的要搬家了。几家

邻居都为他搬新家、住大房
而高兴，却又舍不得他离开

我们这里的“大板房”。
搬家那天，天气特别

好，我和老伴及楼上邻居下
来送他们，临开车我想对老
刘说几句祝福的话，却一句
也未说出来。直到汽车开出
去很远，我和老伴仍站在那

里望着。真后悔，当时应该
去和他握握手，哪怕说上一
句也行啊。

返回楼，一眼就看见我
家门口放着那只熟悉的铁
皮桶，里面有张小纸条：“王
伯伯，新楼小区家家都是直

供水，桶留给你们了。拎水
的事我已和邻居桂宝说好
了，由他负责。”

如今，我们这里也已经
用上了直供水，可我怎么也
忘不了老刘和他的那只铁
皮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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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对门还在骂
骂咧咧。刘大妈忧心忡忡：

“老头子，人家拿咱们当贼
了。你平时三国、水浒，一套一
套的，真该用得着你的时候，
就想不出一个计谋了？”

这倒把刘大爷难住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快去，老头子，怕是对门来

讨戒指了。”刘大妈慌了。
刘大爷小心翼翼打开门。

“报纸。”原来是送报的，说是
楼下的报箱坏了，就给送上门

了。刘大爷接过报纸，坐下就
看。刘大爷最爱看 《现代快
报》，一份报纸能看一上午，

难怪刘大妈说他不是看报是
背报呢。
“叫你想办法，你怎么光

顾看报了？” 刘大妈又韶起

来。“有了！”只见刘大爷一拍

大腿，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
“刷刷”写好一张纸条。刘大

妈疑惑地凑上前一看，那行字
写的是，“请看 10月 30日
《现代快报》‘南京纪事’版，

报中自有黄金藏。”
原来，昨天刘大爷出去下

棋时跟人说起了戒指的故事，
听者有心，就给报社投了一篇

文章，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意在弘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讲
公德的坏风气……

这回，两个老人也不敲门
了，刘大妈望风，刘大爷则连
报纸带字条一股脑塞进了对
过的门缝里。

“笃笃……”不一会儿，
就听见有人来敲自家门。刘家
老 两 口 竖 起 耳 朵 听 得 真
切———那敲门声竟是十分的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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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正逢我乔迁新
居。那天拎回来两盒月饼，没

想到女儿擅自作主，竟将其中
的一盒，送给了对门儿的小男
孩儿。

第二天出门上班，正巧
与对门的男主人迎面碰上，
这也是我买房、装修、入住以
来第一次见他。邻居很客气

地说：“今后有事儿您说
话。”他的真诚言语、可掬笑
容让我感动，庆幸自己遇到
了好邻居。

接下来几天，经常和邻

居在门口不期而遇。邻居仍
然很客气地说那句话：“有
事儿您说话。”只是笑容日

渐勉强，话语中略带着祈求
与不耐烦。

一天下班，看女儿正玩着
新玩具，我以为是妻子买的，
一问才知道是邻居送的。本想
第二天碰头时道声感谢的，谁
知以后的半个月里，再也没有
机会和邻居见过面。

有一次，我参加公司应酬

回家晚了些，正准备上楼时，
迎面驶来一辆轿车，车子停
稳，邻居从里面出来了。我忙
上前招呼，并表达谢意，没想
到邻居竟对我出奇地冷漠，随
便敷衍几句就独自上楼了。

我无语，一种说不出来的

滋味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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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电视上接连
播出了流浪狗咬人的新闻，

老婆看了后害怕不已。怕什
么偏来什么，这天晚上，我
和老婆去朋友家串门，从朋
友家出来时已经很晚了，刚
走到巷子口，迎面便走过来
一条大狗。见它浑身上下脏
兮兮的，我和老婆便怀疑它

是一条流浪狗。
巷子里静悄悄的，没

有其他人。由于害怕遭到
狗的突然袭击，我把老婆
护在身后，和狗对峙着。狗
龇起牙齿，对着我们汪汪
直叫，顿时把老婆吓得浑
身发抖。

我急了，对老婆说道：

“别慌，快摸我衣兜里的手
机！”言下之意就是让老婆
快打报警电话，让警察过来
解决这事。

老婆的手抖得像发了
鸡爪疯似的，在我的兜里
摸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将

手机拿了出来。只见她玉
手一扬，我那个几千块的
手机，就狠狠地朝流浪狗
飞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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